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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点 中央美术学院吕品晶办公室

孟繁玮 本刊 热点述评 栏目主持�以下简称孟
吕老师�近期我刊策划了一个选题 “建筑创新与城市建
设 ” �这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学术讨论�从具体现实来看�主
要体现在近些年出现的 “地标建筑热 ” 中 对此�首先请您
就目前我国大规模城市建设中的这一现象来谈谈�你认为这
些地标性建筑有哪些得与失

吕品晶 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院长、教授�以下简称
吕 地标建筑热的出现�我觉得不只在 年奥运会前

后�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。这可能跟我们的体制有
关系 政府 、开发商、建筑师或是普通民众都比较关注建
筑的形式问题�因为这和建筑艺术本身的传播是密切相关
的 这就带来了城市发展中各种奇异建筑不断地出现 这

种现象一方面促进了建筑创作的繁荣�另一方面也导致出
现了很多非常突兀的、且陋的建筑�而这类建筑越有标志
性�可能对城市的破坏性越大

孟 未来�中国仍会处在城市化建设的进程中�其中什
么样的创新性建筑才是有价值的

吕 我觉得建筑是依托在城市之上的�应该是从城市
里生长出来的 无论是从自身的性格�还是其他诸方面来
讲�建筑都应该和城市的性格结合在一起 一个城市风貌

特色的形成是由很多很多建筑组合起来的�这种特色不是
指建筑样式的丘花八门�而是指建筑要遵循城市的性格而
形成的相对统一的一种建筑形态�或者说大家有一种相同
的审美价值观 比如传统的北京城市之所以形成这种京城

特色 是因为大家所具有的共同的审美理想�以及相应建
筑规制的约束 皇家建筑是什么样的一种规格、尺度、比
例关系�民间建筑又是什么样的一种规制、色彩�还包括
园林、宗教建筑等等�都有相应的秩序�有了秩序才会形
成各自的特色。目前的状况是这种秩序丧失了�大家都在
“争奇斗艳 ” 地表现自己�对城市性格的把握也丧失了 无

论是从领导者、管理者的角度来说�还是从规划者、建筑师
的角度来说�都缺少从城市整体发展的角度去思考局部的筑
的问题�这样势必就带来了像刚才我们所说的千城一面的问
题�失去了城市文化的特色 原来我们那么多有特色、有文
化品味的城市�是在时间中慢慢生长、慢慢沉淀、有机建构
起来的 而现在这种城市的发展往往是在三五年内就要形成

规模�这必然会带来城市建设中急功近利的现象
孟 尽管每一届政府、每一个城市领导者都很注重建筑

风格�也都愿意推出新的建筑作品 但现实的情况是�建
筑越创新�城市的面貌就越雷同 刚才您提到 “城市的性
格 ” �我想这个 “性格 ” 至少可以分成两个层面�一方面是
“看不见的 ” �比如几百年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人们所形成
的节庆民俗�以及对社会文化共同的认知�还有一种是 “看
得见的 ” �这就涉及到这座城市的自然环境条件 但是�现
在我们往往都不考虑这些因素了

吕 是的�这就是城市发展中要考虑的地域性问题 地

域性包括物质形态的或者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定�南方和北方
肯定是不一样的 比如季节的变化�对于城市空间的形成或
是单体建筑的形式、风格都有限定和要求。而在现实中�很
多建筑是违反这种规律的�比如在寒冷地区也建玻璃幕墙
不去考虑节能环保的问题 在南方地区又没有对通风、遮阳
等问题给予足够的关注�而更多是采用空调或不符合生态
环保的做法�这些都是违背地域性规律的 城市的性格、形
象、文化特色都是和地域性物质条件的约束分不开的 我们

经常会看到一些报道�这个地方要推平多少山头去建设城
市�那个地方又要填掉多少湖面去建设城市

另外一方面�我觉得现在的城市建设在很多情况下是
违背了或说根本忽略了原来生活在这个地域上的人们的生

活方式�这就使原来很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没有一
个城市空间去承载它�没有相应的建筑去支撑它 城市的

性格实际上包含了人们的民俗活动和多样化的生活状态�
如果我们在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上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些因

素�那这方面的文化遗存早晚会由于缺乏物质空间的支持
而丧失 比如�现在很多城市把老的建筑拆除了�去建新
的 “古董 ” 、仿古的建筑�同时�把原来的居民都迁走�
这完全是一种商业性的开发 实际上�有活力的空间更主
要是因为拥有有活力的人群 、有活力的居住者 而且这种

居住者也应该有一种传承关系�而不是一种割裂历史的居
民群体的构成 真正的城市文化�既包含在物质形态的建
筑空间和场所里�更包含在生活于城市里的人群中 如果

没有在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过程中考虑到这些相应的民俗

和人文活动�那么这个城市的文化性格是很难实现的 、没
有性格的城市�趋同自然就难以避免了

孟 建筑与纯审美的绘画艺术不同�建筑物毕竟要服务
于人的使用和居住 这两年�中国的建筑师也相继拿到一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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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际大奖�在国际舞台上收获了较好的成绩 我想请问您�
国外的评审机构是以什么标准去评判建筑设计师的作品的‘�

吕 我同意你冈刁‘所说的�建筑是和具他纯艺术不同的
艺术形式 其不同就在于 建筑具有使川功能的要求 我

个人觉得实丈、’安个是判断一个好的建筑最从本的条件�
但仪有这些址远远不够的 建筑对于城 卜的贡献 对于活

动在空间 性的人所产‘的精神愉悦与快慰也是应该 护以币
视的 当然 对丁功能 、使川 卜的认知�不同类心的建筑
会有不同的要求 有些建筑可能会吏多地去关注空问本身

给人们带来的心灵震撼�这是一种 接的功能效川 有些

建筑可能会严格地要求空户满足人们终体的使用需求 这

是一和“亡接的功能效川 不箭是内一妾的还是问接的功能考

虑�作为艺术形态的建筑�精神性 、思想性 、文化性的植
人是其摆脱物质形态而 升为精神产肖— 艺术的关键

你刚才提到 旧际 对 于我们的 一些建筑师进子褒奖 我

觉得正是囚为他们的建筑关注到 ’这此力一面
孟 您主持完成了许 多城市建设的项 目 在具体实践

中 您是如何理解 “建筑创新 ” 的
吕 我‘党得还是要明确建筑与城市的关系是下「么�必须

要建命在城 的空问秩序 �而不是去于破这个秩序�要
在这 个秩序 几去增加城市的魅力�爪不是迪过打破这个秩
了�造成一种小和 卜导的因索而获得标新立异的视‘处效果
这种创新�是建、在遵浙城市的义脉、城市的 史环境和

终体的物质坷、境等层次 了勺仓�新
孟 正如您所说�在城市建设中有一部分建筑是需要我

们保护下来的�一方面是对这些建筑物及建筑技艺的保护�
同时也包才舌时它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的保护 目前中国面

对的实际问题是�不论一级城市还是二级城市�都被纳入了
整体的城市化进程之中�与此同时�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也发
生了巨大的改变�这样就与保护产生了一种尖锐的矛盾 比

如说�近些年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�人们越来越多
地意识到我们流失了许 多宝贵的文化遗产�通过有意识地保
护古建筑而保留下一部分传统建筑技艺 但是�我们在保护
这些古建筑的同时�又面临着来自现买的一些冲击�因为中
国在不断和世界发生交流互动的时候�许 多新的意识、新的
文化形态随之而来�这就要求我们一部分的生活方式不得不
去改变 那么�这种保护性的建筑和创新性的新建筑怎么能
够更好地触合起来�不破坏城市的性格和秩序呢

吕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 断浮探讨的问题 我们了一很多种

建没与保护的理沦体系�似在 前‘川河快速发展的阶段�要
想寻求简单血了一效的解决方式还是很’难的 困难就像你说

的�它有很多实际的需求�而且「丁快速的城 化进程 人

们的生活力一式 、文化洁万位、审美取向、价位�析等方 井

没有随着快速的发展建 分起新的标准 在这样 一种混乱的

情况 卜�要提出很系统的解决保护 与发展之 、关系问题的
方法是相、�刊难的‘一情 坦有 一以我觉得还是比较乐观的

就是我们已经发现 厂问题�而月二采取了一此 切实的措施
这就跟‘一物进化的规律 一样�我们关 到 ’很多濒危的物

种�我们采取 ’相 认的措施�有 ’刊这此问题的币视以 亏�
只要我们保护的这此 ‘币�户” 还八一 我们就可以继续少结
育发展 不是等它绝迹以后 我们就没有 工价巾‘逆的 心
能性 ’ 城 建设应 亥在各个�次达到共识的从础 卜少解
决石题 比女一个 城的保护�涉及的 索人多 可反是纯

悴从学术的角度去考虑就能解决问题 ‘�然�我觉得在没
有明确的解决方案的前提 卜�最好的办法就脸保持不动�等
以后有 ’明确的判断 而再号虑怎么 、发展它 见公〔��’勺子连
多问题�恰恰就出现在有此城然应 亥要保护的灼、夕叮 山 厂

味地强调发展经济 被破坏

孟 在中国有没有一个城市在这方面做得是比较好的‘
吕 做得卜较好的 了卜往都是后发玉地区 卜为它没了

赶 土 卜纪 山刃代以来快速发展那 一拨高潮�没怎么拆 戊者
没有实际去拆它 我记得一个例子�说起来像笑话 就是平

噩 一眨�川人者二说 ’们这少些建筑为什么保护的 卜么交几‘己�他
们领汁说我们前几 政 仃 一山‘都在讨仑怎么把它拆掉 怎么

去发展 但是没有钱 这就属 一种后发优势�’‘别人都拆
犷的 寸候�你没有拆 这就变成 ’尔’勺优势 ’‘然�我吏希
望相 占这仅仪是一个玩笑而已�希望林 个保护 卜作做得好

的城市都是因为具领详者和建没者的远见�、识�以咬他们
、一的积极 汀主动的努

孟 淡到老城保护�我们反复提到一个例子就是巴黎
现在的巴黎城划分为大巴黎、小巴黎�小巴黎塞本保存了台
巴黎城原始的建筑格局和城市状挽 尽爷地上建筑很古老�

上 俯看巴黎城 高耸入云的 大巴黎 与古香古色的 小巴黎 井然有序地分布在一起

下 罗马对建筑遗产的保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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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地下的地铁等现代交通设施也非常发达�为巴黎市民的生
活也带来了许多便捷

吕 对�巴黎的发展更多也是在新区去建设 在那里建

设高层建筑和一些现代建筑�老城区完好地保存 ’原来街道
的尺度、比例关系 即使是改造�也能把原来的建筑立 而比
较女性的保存下来 保持了原来的城市历史文脉关系 现在的

巴黎 城在历史上也经历过很大的改造过程�一百六 卜多年
前�城市规划师奥斯曼男爵提出厂巴黎城市重建 十划 少于辟

’‘觅阔的林荫大道 对建筑做 了严格的高度限制�建设 ’多
个大型城市公园�于一丁造了至今仍被法国人引以为豪的市政基
础没施 这些改造措施为今天巴黎的城市格局和风貌奠定 ’
基础 但是�引为其大量迁出低收人人日到郊汉居住�寸’破
’原有城市多样化的居民结构�激化 社会矛盾 同日寸�在
改造过程中拆毁 厂大量文物建筑�在当时也受到许多反对者
的强烈指贵 从那个时候到现在的这一两叮年 巴黎逐渐形

成 和告、有机的城�卜结构�但这是经过 」’一个漫长的过程
形戊的 前我们现在的情况是�人家一两百年的经 万�我们
可能在一 二于年很就要完成 在这样的状况下�我觉得要 】二
城市建没习寸问内做到很适应、很有机的状态是很困难的�
巴黎的城 卜发展作为前乍之鉴 应该值得我们的城市领导者

和建没者们认真思考

孟 您现在主持中央美术学院建筑专业的教学工作�也
有自己的研究生 总体来看�这些年中央美院建筑专业的教
学遵循的是怎样一个纲领 与以前相比�有什么变化
吕 找觉得我们的教学还是更多地强调作为一个建筑

师�应该考虑人的因素更多一些 考虑建筑怎样与人产生

良好的互动关系 或者说�建筑师考虑的这个关系不是一
个传统意义 仁的形式创作�比如比例、形式 、色彩等�或
者是技术方而需要解决的问题 比如结构、材料、构造等�
阿是要更多地看到建筑空间或形式的创造怎样和人的行为

方式产生联系 关注的是人怎样更好地去利用和体验这个

空间�空间又如何对人产生积极的影响�而不是仅仅把它当
成一个封闭的物质系统一我想在教学过程中�对学生人文素
养的培养就变得很重要�就是要让他们尽可能多地思考建筑
创作过程中的人的因素

孟 学生有这种实践性项目吗

吕 我们有很多加强学生实际感受的课程 就是希望学

生通过实际操作、动手去感知材料�感知建筑构造的方式和
人的这种关系 实际上�就是希望通过这样的实际操作孟他
们能够在以后的建筑创作过程中�时刻体会并表达出人和建
筑之间是一种 么样的关系 或者说�能够体现建筑对于人
的影响 其实�中国传统建筑对于人的关注是特别多的 人

在空问中的感受很重要�并不是像西方现代主义以来�把人
在功能土的需求设定为一种很抽象的概念�就像柯布西耶提
出的 ‘建筑是居住的机器 ” �这就是很极端的认知 ’
我觉得现在更重要的不仅是一个专业教育的问题 而是

一个大众教育普及的问题 建筑作为一门学科被分离出来�
在大学里形成教学系统以后 这种转换实际 卜没有在整休教

在建中的北京又一标志性建筑 ‘中国尊

育体系中有效地渗入 作为一门学科 不仅应在大学教育眼

设立 作为艺术教育的一部分�在中小学望也应该有一定比
例的课程、一在过去�我们传统建筑技艺的传承是师孽带徒弟
的形式�家家户户自己盖房子�而且大家有一个共同的价值
判断 、审美观�或者有一种约定俗成的做法、这样�一个
村落的形成 风格就比较统一 像现在不管农村城市 、天
南海北�大家都喜欢贴自瓷砖 这也是一种审美观�也是
一个共同的价仇判断 但这是一个不正确或者说不是很高

雅的一种审美判断 所以�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多
去对一大众进行引导�引导大家认识什么样的建筑是有�了位
的�从这个角度说�建筑作为艺术教育的一部分在中小学坦
去普及就变成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了

创新需要积累 也就是所谓的厚积薄发 如果现在的孩

子从小就有一种工艺的传统 能够动手去制作、去感受这些
就比较好 我们小时候还可以自己去做此什么东西�包括自
己打家具�再早些可能房子都要自己盖�这自然就有一种建
造技艺的传承和审美的熏陶在电面 明下粼讨期及更甲流传下

来的许多建筑群 现在看来之所以还有这么高的市美价位�
说明当时人们的审美水平是很高的 而现在与那时相比�反
而有很大的不足 这种不足�有一部分原因就是普及性的教
育缺失了 口 录音整理 胡立辉�经吕品晶审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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